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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張愛玲在<天才夢>中說：「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我學寫文章，

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張愛玲，2010)(註一)。她擅長透過豐富而充

滿變化的服裝、色彩、建築乃至於大自然景物等的描寫來傳達人物的心理、情緒和

性格，給予讀者強烈而豪華的視覺饗宴，並使得人物的藝術形象更加飽滿。人物鮮

明的個性、複雜的心理思潮乃至於個人際遇，皆與這些視覺意象的點綴密不可分。

瑞士藝術教育家約翰內斯‧伊頓在說到：「只有熱愛色彩的人才能領會色彩的美及

其內在的實質。」(約翰內斯‧伊頓，1996)(註二) 她將自己對藝術的熱愛與敏銳度

融入了小說裡，反映在服裝、生活用品(鏡子、衣櫃……)、建築、自然景觀等的細膩

描寫上，成了小說人物情感的投射，不僅襯托出其性格特色，也透露著內心深處的

思維，甚至對於情節、寓意具有象徵性的作用。視覺意象是張愛玲小說中的精華，

閱讀張愛玲的作品，了解其中的視覺意象將可提升讀者對於其作品的認識和欣賞能

力，並獲得無窮的美感與樂趣。 

二、研究方法 

    張愛玲筆下具有特色的人物極多，我先從中挑選出三個性格、命運極具代表性

的女性人物作為主題，分別是〈第一爐香〉的葛薇龍、〈傾城之戀〉的白流蘇、〈金

鎖記〉的曹七巧，分析張愛玲透過對哪些意象的描寫來凸顯主人翁的形象。因此我

以這三篇小說作為重心，詳細閱讀、整理作者對於主角人物服飾、周邊建築、景物、

色彩的描寫，然後將之與人物性格心理做連結與分析。在閱讀了大量張愛玲的作品

後我也發現，她對於女性的穿著打扮、外貌等描寫得極為豐富細膩，而男性角色在

這方面所占的篇幅似乎少了許多。雖然如此，張氏仍然寫活了許多男性人物，因此

我亦從三篇小說中挑選出其中幾位，分析她是以什麼樣的手法與技巧來襯托男性人

物的性格與心理，並與女性人物的描寫重心有何異同。 

貳●正文 

一、葛薇龍 

 

葛薇龍是<第一爐香>的女主角。她原本是個女學生，到香港投靠姑媽(富商遺孀)

以供給她繼續唸書，於是便在姑媽梁太太家長住了下來。梁太太常帶薇龍參與各種

社交活動，好認識上流社會的人，但實際上是把薇龍當作誘餌，逐步收攏那些追求

薇龍的男人作為自己的情人。後來薇龍無可救藥地愛上放蕩的情場高手喬琪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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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琪喬在意的只不過是梁太太的錢。薇龍心甘情願被他們兩人利用，因為她始終固

執的相信自己深愛著喬琪喬。(註三) 

 

1. 荒誕精巧的殖民地風情 

 

葛薇龍置身於香港，複雜的時空背景在這裡交錯，既有英國殖民地的風格，也

有陳舊的中國傳統文化，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為這裡增添的異國情調，全都在香

港匯流聚集，使得香港空前的繁榮，也產生了許多怪異的景象，所以<第一爐香>中

的香港，呈現出一種荒誕精巧的氛圍；精巧，是因為城市的興盛發達，造成上流社

會紙醉金迷的生活；荒誕，是因為處處都充滿著矛盾與強烈的對比，以及人們精緻

生活底下的荒謬心態。從以下兩點可以看出作者運用了色彩、景物、服裝來呈現這

種意象。 

 

（1）梁太太的房子 

    「山腰裡這座白房子是流線型的，幾何圖案式的構造，類似最摩登的電影院。

然而屋頂上卻蓋了一層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綠的，配上雞油黃嵌一道窄

紅的邊框。窗上安著雕花鐵柵欄，噴上雞油黃的漆……」(張愛玲，1968)(註三) 

    「從走廊上的玻璃門裡進去是課室，裡面是立體化的西式佈置，但是也有幾件

雅俗共賞的中國擺設。爐臺上陳列著翡翠鼻煙壺與象牙觀音像，沙發前圍著斑竹小

屏風。」 (張愛玲，1968)(註三) 

    梁太太的房子活脫脫就是東西文化的大熔爐，一切新的、舊的、中國的、西洋

的......全都聚集在一塊兒，顯得熱鬧紛陳，但又予人一種荒誕怪異的感覺。過多截然

不同的元素在同一時刻被硬生生地給摻揉在一起，就像碧綠(古典、東方)與雞油黃(現

代、西方)的對比，形成一種強烈的對照、怪異的不協調，可說是半中半西、似中似

西、不中不西的非驢非馬的殖民地現象。葛薇龍就是在這樣子荒誕精巧的時代氛圍

下展開了她的故事。荒誕精巧，在香港的生活如此，與喬琪喬的戀愛亦如此。 

（2）葛薇龍的穿著 

   「她自身也是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東方色彩的一部份，她穿著南英中學的別緻

的制服，翠藍竹布衫，長齊膝蓋，下面是窄褲腳管，還是滿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學

生打扮得像賽金花模樣，那也是香港當局取悅於歐美遊客的種種設施之一。」(張愛

玲，1968)(註三) 

   翠藍是十分富有中國情調的色彩，常見於衣衫、瓷器上，如元代的翠藍釉黑花洗。

翠藍的制服、加上滿清末年的窄褲腳管，顯現著民國還延續著清末保守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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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外國人對於中國一個表面化、膚淺的認識。薇龍的穿著是香港當局為取悅歐美

遊客、滿足他們對中國的幻想的手段之一，而賽金花是清末一大名妓，這些都暗示

著薇龍將來會是梁太太、喬琪喬的掌中玩物，成為被用來取悅他人、討好他人的洋

娃娃。 

 

一、 白流蘇 

 

白流蘇是<傾城之戀>的女主角。她是個生長在舊式家庭的離過婚的女人，受不

了娘家兄嫂常年的冷嘲熱諷，她決定為自己的命運奮力一搏，答應花花公子范柳原

的邀約來到香港，展開一場愛情角力賽，希望能成為范太太。兩人原本都各有算計，

始終不肯對彼此坦白，但因為戰爭，使香港陷落了，反而使得兩人最終得以在一起，

成為一對平凡的夫妻。(註四) 

 

1.  古典美人的傳統形象 

 

作者在<傾城之戀>中，很鮮明的塑造出這麼一位具有古典美的女子白流蘇，她

出生於舊式的上海世家，思想和所受的教育都是趨於保守的。作者藉由流蘇的服裝

和外貌，將她身上古典的特質烘托出來，令生長在西方的華僑范柳原為之著迷，也

與書中另一女性人物－印度的薩黑夷妮，形成濃烈而有意思的對比。 

 

（1） 白流蘇的外貌 

 

   「她的臉，從前是白得像瓷，現在由瓷變為玉－半透明的輕青的玉。」「臉龐

原是相當的窄，可是眉心很寬。一雙嬌滴滴，滴滴嬌的清水眼。」 (張愛玲，1968) 

    這裡描寫了白流蘇的古典傳統之美長相。瓷和玉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而白和

青都是素淨、淡雅、凝鍊、溫婉的色彩。這些顏色貼切地描繪了古典美人之美，清

楚的將流蘇定位為一位具有傳統特質的女子，也是她之所以吸引柳原的關鍵原因，

呼應了柳原之後對流蘇說的話：「難得的碰見像妳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張

愛玲，1968)(註四) 

 

（2）白流蘇的穿著打扮 

  「床架上掛著她脫下來的月白蟬翼紗旗袍。」(張愛玲，1968)(註四) 

    月白蟬翼紗旗袍是流蘇第一次與柳原見面時穿的衣服(在白家幫流蘇表妹寶絡

舉辦與柳原的相親會上)。月白色，多麼清麗脫俗的色彩！又再次凸顯了流蘇古典美

人的形象。把白家本來安排與柳原相親的寶絡，被全家人打扮得珠光寶氣(珍珠耳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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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翠玉手鐲、綠寶戒指)作對比，流蘇顯得更加清秀動人，難怪令柳原為之一見傾

心，置寶絡於不顧。 

 

（3）與薩黑荑妮的對比 

   「流蘇先就注意到那人的漆黑的頭髮，結成雙股大辮，高高盤在頭上…..玄色青

沙氅底下，她穿著金魚黃緊身長衣，蓋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領口挖成極狹

的V形，直開到腰際......她的臉色黃而油潤，像飛了金的觀音菩薩，然而她的影沉沉

的大眼睛裡躲著妖魔。」(張愛玲，1968)(註四) 

    薩黑荑妮一出場即不同凡響，她是被一群西洋紳士「眾星拱月簇擁著而來」的。

她自稱是印度某王公的親生女兒，但真正來歷無人知曉。如果說白是代表白流蘇的

顏色，那麼黑就是薩黑荑妮的色彩了。一出場她漆黑的髮辮、玄色沙氅就非常「吸

睛」，燦亮的金黃色，也明顯對比流蘇素雅的月白色。而薩黑荑妮面對他人的注目，

是用「一雙驕矜的眼睛，遠遠的向人望過來」(張愛玲，1968)(註二)。這裡與柳原說

流蘇「特長是低頭」形成強烈對比。薩黑荑妮是驕傲、自信、引人注目的，襯托出

流蘇的古典氣質。 

 
2.熱鬧的新生活 

 
    流蘇自穿衣鏡中仔細端詳著自己之始，就已決定要扭轉自己的命運。她離開了

舊家──破敗的上海白公館，前往香港，展開她熱鬧而較有生趣的新生活。這裡作

者運用了許多精彩的顏色，來烘托出流蘇新生活的多采多姿。 

 
（1）色彩豐富的香港 

 

  「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

衝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的異常熱鬧。」(張愛玲，1968) (註二) 

  「一路只見黃土崖、紅土崖，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露出來綠色的海。」(張

愛玲，1968) (註四) 

   「那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鑲著窗子裡一幅大畫。那彭湃的海濤，直見到

窗簾上，把簾子的邊緣都染藍了。」(張愛玲，1968)(註四) 

 

    作者連用好幾個豐富的亮麗色彩，一洗文初描寫白公館時的老舊暗沉，使讀者

的眼光與初來乍到的流蘇一樣，感受到這個東西文化與新舊交會城市的生命力。象

徵著流蘇的未來，充滿著無限生機與機會。香港的畫面鮮明的彷彿油畫，澎湃的海

濤彷彿煽動著流蘇內心沉寂許久的感情。也預告了她的命運將因為與范柳原的愛

情、和香港後來的陷落而改變，對照於上海沒落世家的死氣沉沉、生機泯滅。(說

法參見註五) 

 

（2）與上海白公館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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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的上端的玻璃格子裡透進兩方黃色的燈光，露在青磚地上......玻璃罩子哩，

擱著琺藍自鳴鐘，機括早壞了，停了多年。兩旁垂著硃紅對聯，閃著金色壽字團花，

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裡，一個個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離得紙

老遠。」(張愛玲，1968)(註四) 

    白公館予人一種衰敗、腐朽之感，黯淡的光線、壞掉的時鐘，暗喻這已經沒落

的白家，與香港繽紛的色彩形成強烈對比。但那閃著金色壽字的團花、墨汁淋漓的

書法，象徵這個家族過去曾有的榮景，也代表他們對傳統的留戀。生長在這樣的家

庭，無疑塑造了流蘇的古典美；然而書法上的字卻像浮在半空中，讓人有不真實感，

象徵這個家族早已與時代脫節，彷彿另一個世界。流蘇勢必得離開這裡，才能掙脫

舊時代所加諸在女性身上的桎梏。 

 

二、 曹七巧 

 

   曹七巧是〈金鎖記〉裡的女主角。她家裡是開麻油店的，因為貪財的哥哥作主嫁

給姜家身有殘疾的二少爺，姜家為了讓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爺，便勉為其難的讓出身

不好的她當大太太。因為婚姻不幸福，再加上出身卑微，在家裡處處遭人白眼和冷

落，使得曹七巧的性格日益扭曲。最後她成了個刻薄、殘酷的人，不斷用言語、行

動虐待自己的子女和媳婦，甚至周遭的人，徹底成了個令人恐懼的瘋女人。(註四) 

 

1. 曹七巧各時期的穿著 

 

        金鎖記中描寫曹七巧是從年輕的麻油店姑娘寫到她成了惡毒的母親與婆婆，是

張愛玲小說中年齡橫跨相當大的角色。因為人生際遇的變化，每一階段的曹七巧的

地位都有所不同，作者以不同的服飾來突顯曹七巧心理與性格的變化。 

 

（1） 少女 

 

   「十八九歲做姑娘的時候，高高挽起了大鑲大滾的藍夏布衫袖，露出一雙雪白

的手腕，上街買菜去。喜歡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祿，她哥哥的結拜弟兄丁玉根，張少

泉，還有沈裁縫的兒子。」(張愛玲，1968)(註四) 

    曹七巧出身麻油店，她生活在市井裡，性格上有著世家大族出身的姜家所沒有

的活力與野性。短短幾句的描寫，刻畫出曹七巧本是一個健康活潑的女孩。但這樣

的生命氣息在之後的日子裡日漸凋損，青春的生命，被迫服侍一具沒有生命力的肉

體。不幸的婚姻、封閉的世家大族抹殺了她生命中本有的精力與熱情；榮華富貴、

錦衣玉食成為鎖住曹七巧人性的枷鎖。小說名為「金鎖記」，似乎暗示著嫁進姜家

後的曹七巧雖然擁有金錢，卻再也享受不到自由、健康的生命氣息。 

 

（2）.     新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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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撐著門，一只手撐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條

雪青洋縐手帕，身上穿著銀紅衫子，蔥白線香滾，雪青閃藍如意小腳褲子，瘦骨臉

兒，朱口細牙，三角眼，小山眉…...」(張愛玲，1968)(註四) 

    這段文字是曹七巧剛出場的穿著。她的服飾五顏六色，色彩活潑鮮明，正反映

出她原先的性格－心直口快、潑辣大膽。但這樣口無遮攔的個性卻與姜家沉悶的世

家大族氣氛格格不入，大家瞧不起她的出身，譏刺她說的話為「村話」，說她不莊

重、不賢慧，處處冷落她、給她白眼，因此埋下了日後曹七巧性格逐漸扭曲的種子。 

 

（3）.     新寡 

 

      「七巧穿著白香云紗衫，黑裙子，然而她臉上像抹了胭脂似的，從那揉紅了的

眼圈兒到燒熱的顴骨。」(張愛玲，1968)(註四) 

     這裡寫丈夫、婆婆剛去世不久的曹七巧。新寡的她穿著喪服，白衣黑裙，呈現

恰如其分的哀悽，然而她的臉色卻如胭脂般紅潤。家族裡的九老太爺將要過來主持

姜家兄弟分財產。七巧對於未來還抱存一絲尚未熄滅的希望，她以為九老太爺會替

自己主持公道；她以為分得遺產後自己就能擺脫這個家族，過起嶄新的生活；她以

為熬了這麼久後終於可以享受舒服的日子……這時候的曹七巧呈現著一種焦灼盼望

的形象。 

 

（4）.     老婦 

 

     「只見門口背著光立著一個小身材的老太太，臉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團龍宮

織緞袍，雙手捧著大紅熱水袋，身旁夾峙著兩個高大的女僕。」(張愛玲，1968) 

    曹七巧的女兒長安長大後認識了歸國青年童世舫，兩人本來好好的交往，已經

到了論及婚嫁的地步。但七巧彷彿嫉妒女兒談戀愛後「帶了點星光下的亂夢回家來，

人變得異常沉默了，時時微笑著」的幸福模樣，硬是要從中作梗。她私下請童世舫

吃飯，童世舫第一次見到曹七巧，他的反應是直接而立即的「世舫直覺地感到那是

個瘋人——無緣無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張愛玲，1968)(註四)。曹七巧的穿著

宛如一個老太后，她以無比的權威壓制著子女，用自己瘋狂變態的心理摧殘他們的

心靈，扼殺了他們正常成長的機會。她死守著錢財(黃金枷鎖)，永無休止的猜忌他

人圖謀不軌，並如此教導子女。她讓兒女染上抽鴉片的惡習；她一再用言語羞辱女

兒，毀掉女兒的幸福；她與兒子一起精神虐待媳婦，甚至以此為樂。 

 

（5）.曹七巧的傑作 

 

    曹七巧對於周遭人的危害究竟有多深呢？作者用了許多精彩的視覺意象來呈現

曹七巧的恐怖「傑作」。在曹七巧淫威下的兒女，「年紀到了十三四歲，只因身材

瘦小，看上去才只七八歲的光景。在年下，一個穿著品藍摹本緞棉袍，一個穿著蔥

綠遍地錦棉袍，衣服太厚了，直挺挺撐開了兩臂，一般都是薄薄的兩張白臉，並排

站著，紙糊的人兒似的。」(張愛玲，1968)(註四)長白(兒子)與長安(女兒)就像兩具沒

有生命的紙娃娃，身心皆蒼白而單薄，是母親發洩家族怨恨、灌輸歪曲人生觀的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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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品。而可憐的媳婦芝壽，不斷被七巧用言語侮辱、精神虐待，「月光里，她的腳

沒有一點血色——青，綠，紫，冷去的屍身的顏色。」(張愛玲，1968)(註四)運用瘀

青傷口般的色彩來呈現芝壽在姜家過的生不如死的生活，那詭譎的色調簡直比蒼白

還來的恐怖，那是被凌辱、被糟蹋後的顏色，彷彿死去一般絲毫不被當作生命來看

待。 

 

三、 張愛玲筆下的男子群像 

 

    張愛玲寫活了女人，也生動刻畫了許多不同典型的男子。這三篇小說中的男子

大致可分為「花花公子」、「遺老遺少」兩種類型，我從中挑選出幾位具代表性者，

分析作者運用哪些視覺意象來襯托人物的形象與特色。 

 

1. 花花公子 

 

    這一類的代表人物有：<第一爐香>的喬琪喬與<金鎖記>的姜季澤。他們是張愛

玲對於服飾有較多著墨的男性角色，透過他們的服裝，呈現出他們花花公子的形象。

除此之外，花花公子的行為舉止自然和一般人有所不同，作者也將這樣的特質描繪

出來。 

 

（1） 喬琪喬 

 

   「沒血色，連嘴唇都是蒼白的，和石膏像一般。在那黑壓壓的眉毛與睫毛底下，

眼睛像風吹過的早稻田，時而露出稻子下的水的青光，一閃，又暗了下去了。人是

高個子，也生得停勻，可是身上衣服穿得那麼服貼、隨便，使人忘記了他的身體的

存在。」(張愛玲，1968)(註三)     

   喬琪喬出生於落拓的家族，也沒有一份穩定的職業，因此經濟能力並不優渥，全

靠在女人叢中打滾。他憑藉的正是自己與眾不同的混血兒外貌(母親是葡萄牙人)、

放蕩不羈的行為，吸引女性的注意。這段文字塑造喬琪喬不學無術、空有外表、對

任何事皆不用心在意的花花公子形象，呼應他人對他的評價：「他除了玩之外什麼

本領都沒有，將來有的苦吃呢。」(張愛玲，1968)(註三) 

    「喬琪喬和她握了手之後，依然把手插在褲袋裡，站在那裏微笑著，上上下下

打量著她。」(張愛玲，1968)(註三)喬琪喬與葛薇龍初次見面的舉動，顯得十足大膽、

風流與心不在焉，吻合他放蕩的形象。 

 

（2） 姜季澤 

 

   「季澤是個結實小伙子，偏於胖的一方面，腦後拖一根三脫油松大辮，生得天

圓地方，鮮紅的腮頰，往下墜著一點，有濕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遠透著三分

不耐煩，穿一件竹根青窄袖長袍，醬紫芝麻地一字襟珠扣小坎肩。」(張愛玲，1968)(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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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姜季澤出生於世家大族，雖然家裡已經沒落了，但依然能讓他維持揮霍的生

活。他身體健康，衣著光鮮亮麗，雖然同為花花公子，卻不同於喬琪喬的放蕩不羈。

姜季澤是有一定身分地位的人士，因此穿著不像喬琪喬那樣隨便。油光滿面的長相

也符合了他坐吃山空、不事生產的形象。「季澤臉上也變了色，然而他仍舊輕佻地

笑了一聲，俯下腰，伸手去捏她的腳道：倒要瞧瞧你的腳現在麻不麻！」(《張愛玲，

1968)(註四)描繪姜季澤與嫂嫂曹七巧打情罵俏的畫面，顯現他花花公子的輕佻。 

 

2. 遺老遺少 

 

    沒落衰頹的人物一向是張愛玲小說中常常出現的角色，這類人物大多是滿清的

遺老遺少，他們跟不上時代，只守著舊傳統和祖產，在陰暗晦澀的大宅子裡行屍走

肉的過日子。這類人往往心靈和肉體都殘缺不健全，全身上下流露一股陳腐、衰敗

的氣息。作者對於他們的描寫不著重在衣服和外貌上，因為他們不似花花公子那般

引人注目。而是藉由周遭物品的描寫，來襯托人物的過時、頹廢與腐朽。 

 

（1） 白四爺 

 

   「他們唱歌唱走了版，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胡琴咿咿呀呀拉著，在萬盞燈的

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然而這裡只有白四爺單身坐在黑沉

沉的破陽台上，拉著胡琴。」(張愛玲，1968)(註四) 

    胡琴的聲音，啞啞的，給人一種蒼涼、單調的感覺，以此作為<傾城之戀>中白

公館的「背景音樂」，襯托白公館的陳舊氣氛。(說法參見註五)白四爺拉胡琴的身

影，很容易給人一種老人百無聊賴的打發時間、緬懷過往時光的聯想，他恰似整個

白公館上上下下所有人的縮影，他們行動遲緩、思想守舊，而白四爺更是一無是處，

最後落的太太跟他離婚的下場。 

 

（2） 姜二爺 

 

   「風從窗子裡進來，對面掛著的回文雕漆長鏡被吹得搖搖晃晃，磕托磕托敲著

牆。七巧雙手按住了鏡子。鏡子裡反映著的翠竹簾子和一副金綠山水屏條依舊在風

中來回蕩漾著……再定睛看時，翠竹簾子已經褪了色，金綠山水換了一張她丈夫的

遺像，鏡子裡的人也老了十年。」(張愛玲，1968)(註四) 

 

    張愛玲這裡用了很奇特的比喻來描寫姜二爺的去世。姜二爺身有嚴重的殘疾，

他不能行走，生活起居完全要依賴他人。雖然對他沒有太多的描寫，但從上面這段

文字可以看出姜二爺彷彿隱形人一般，他是沒有尊嚴、不被重視的，表面上大家對

他還有起碼的尊重，但那是因為老太太還在的關係，實際上，他在這個家是沒有聲

音的，他是個比腐朽的家族還更腐朽的人。褪了色的翠竹簾子，象徵姜二爺、整個

家庭的衰敗，恍惚間十年如一瞬，姜二爺這個人活過的跡象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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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我透過這次小論文的研究，加深了對於張愛玲作品的欣賞能力；閱讀的當下不

再只沉浸於情節當中，更能夠仔細觀摩與品味作者對於人物角色服裝、場景、建築、

飾品擺設的描寫的用心。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對於張愛玲透過視覺意象來襯托人物

的寫作特色，做了五點歸納: 

 

1. 對於女性的服飾裝扮描寫得十分細膩，在配色、款式上都相當講究，能夠恰如其

分的呈現出人物的特質與形象。如白流蘇清麗脫俗的旗袍襯托她的古典美、曹七

巧如老太后的穿著象徵她的掌控。這與張愛玲本人對於服飾的熱愛有很大的關

連，她曾說過：「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

戲劇。」(張愛玲，2010)(註一)服裝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可見一斑。 

 

2. 擅長用建築營造小說的氛圍。如<第一爐香>一開頭即以梁太太的房子呈現出那

種中西交融、鮮艷又怪異的殖民地風格，成為整篇小說的背景與基調。還有白公

館的腐朽沒落，也透過建築內部塵埃滿布的樣子凸顯出來。 

 

3. 對比鮮明。張愛玲的小說善用對比，古典對照異國、衰敗對照新潮、年老對照青

春......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鮮明。例如白流蘇的古典美就拿異國女子薩黑荑妮做對

比；白公館的沒落對比香港的繁華；曹七巧年輕時的青春活力對照老年的瘋狂病

態……張愛玲的小說，充滿著這樣的參差對照。 

 

4. 色彩運用靈活而準確。張愛玲本人擅長繪畫，因此她對於色彩有相當高的敏感

度。普通的紅橙黃綠在她筆下還要細分成十幾種不同彩度、濃度的顏色，運用在

寫作上，產生相當豐富的變化，而意象之準確也令人嘖嘖稱奇。 

 

5. 男性與女性描寫重心有所不同。張愛玲描寫男性角色的服裝比起女性相對較少，

款式和色彩上也沒有女性來的細膩。她較常用物品和言行舉止來襯托男性，比如

白四爺的胡琴、喬琪喬對女性輕佻大膽的舉動。 

 

    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指出：「憑張愛玲靈敏的頭腦和對於感

覺快感的愛好，她小說裡意象的豐富，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

(夏志清，2010)(註六) 張愛玲用她藝術家敏銳的雙眼，觀看生活中的事物，再用

文學家的心靈，揣摩這些視覺意象所醞釀的情感與意義，寫進小說裡，造就了一

個又一個蒼涼而美麗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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